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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至今已弘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的书籍被译成30多种语言出版发行，并可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要了解更多真相，请突破网络封锁上明慧网www.minghui.org






































【明慧网】二零一六年十月十二日上午，王艳秋和另外三名� HYPERLINK "file:///C:\\mh\\glossary.html" \l "1" \o "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一九九二年五月由李洪志先生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的演化原理而修炼。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





资料：





* 国家体总：法轮功祛病健身有效率高达97.9%（图）


* 法轮功健身功效北京万例调查报告


* 法轮功收到的褒奖和支持议案


* 关于法轮功的一些历史事实


* 法轮功传出的历史过程


* 法轮功传出时期的历史图片


* 法轮功书籍出版和发行情况一览


* \“425\”真相


* \“720\”见证


* 法轮功的真实故事





录像：





* \“自焚\”真相：





书籍





* 《绝处逢生》（明慧丛书，法轮功祛病健身故事集） 中文版


* 《绝处逢生》（明慧丛书，法轮功祛病健身故事集） 英文版


* 《同化法光》（明慧丛书，现代人的修炼故事）


" ��法轮功�学员在街里讲真相，被人诬告，遭北街派出所张军等警察绑架，现非法关押在朝阳看守所。看守所拒绝家人给王艳秋送冬衣。


王艳秋女士，今年四十二岁，家住凌源市大王杖子乡冯杖子村。修炼法轮大法后，王艳秋一身的病在十日内即不治而愈，家里也有了欢声笑语。中共迫害法轮功十七年中，王艳秋曾三次被非法抄家、三次被非法行政拘留、冤狱三年。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日，王艳秋女士向最高检察院控告了元凶江泽民。


下面是王艳秋在《刑事控告书》讲述的十几年遭受中共迫害的事实。


修炼大法　家里有了欢声笑语


炼大法之前，因与丈夫不合，家贫如洗，二十四岁时，疾病缠身——尿血、腰酸痛无比、头痛、妇科病等。


一九九八年六月，我开始修炼法轮功。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而且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不足十天，浑身的病痛不翼而飞，一身轻松。我按照真善忍做好人，遇事忍让，宽容，家里老少没有了往日的争吵，欢声笑语多了。


遭非法抄家、关押、拘留


就在法轮功教人向善，人传人，心传心，口耳相传，弘扬之时，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出于自己的小人妒嫉，不顾其他政治局常委的反对，一意孤行，捆绑了国家一切宣传机器，铺天盖地对法轮功创始人恶毒谣言诽谤，扬言三个月铲除法轮功，对法轮功弟子肆无忌惮的打压。


一九九九年七月的一天，我所居住地辽宁凌源大王杖子乡政府官员王玉杰、派出所所长鞠文祥、马久春、房志国、李长荣等人，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对我家里进行了非法大搜查，威逼我：还炼不炼法轮功？我说：炼。强迫我丈夫把我家衣柜包裹打开搜查，将我师父法像和几本法轮功书籍洗劫一空，家里被翻的一片狼藉。


家里人和幼小孩子受到了严重惊吓。他们将我强制押上警车，非法关押了二十天。二十来个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一间十六、七平方米的与厕所同屋的监舍。


凌源市拘留所向我家人勒索了二百六十五元，所长鞠文祥又快速催促我在一篇印满字的纸上签字，当时具体内容没看，才放我回家。


二零零零年～二零零一年，我又被辽宁凌源大王杖子乡派出所所长鞠文祥、房志国、李长荣等人非法抓捕关进了凌源拘留所。不允许学法炼功。拘留所又勒索了二百六十五元伙食费，非法关押了十五天，放我回家。


绑架、抄家　家人被恐吓、勒索


二零一二年皇历七月，辽宁省凌源市国保大队陈志伙同凌源市大王杖子乡派出所李长荣，没有出示任何证件，闯入我家，进屋就开始翻东西，他们将我私人物品：我师父法像、几十本法轮书籍、几十元钱和两部手机（有一个后来归还）另一个价值二百元左右掠走，李长荣用手机不断给抄家物品照相，图谋对我进行构陷。他们又强制我在写着抄家物品的纸单上签字，按手印。然后，强行将我推进警车，只剩我那孤僻症（智力差、不如正常孩子）的儿子一人在家。


我被直接押往凌源大王杖子派出所，强制将我捆在铁椅子上。凌源国保大队陈志对我进行非法审讯：问这些法轮功书是哪来的，问还炼不炼法轮功？还口出狂言污蔑法轮功及我师父。


期间，我不断要求给我婆婆（没在一起住）打电话，因孩子一人在家不行（有孤僻症）。很长时间，他们才把我手机还给我，和婆婆联系上。


因为我要上厕所，陈志一开始不允许，我再三要求之下，李长荣说：找两个人陪你去（女的）。陈志露出一副流氓嘴脸：“我给你接呀？”侮辱我，我没理他。上厕所出来，我不想被他们无理迫害，就跑了。没跑几步，被陈志一把拽住，将我双手用力背在后边，强行将我扔进警车。另一名不知什么时候也被非法抓捕的法轮功学员也被塞进警车。


到凌源市医院外，强行将我俩拽下车，拽着向医院里走，我知道他们想迫害我，我就向人群喊“法轮大法好”。我不想去，陈志猛拽戴在我双手上的手铐，勒得我两手腕非常疼，勒很深的印子，还“啪啪”打我后背。在市医院强行按着我俩抽血，做心电图，所谓检查身体（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时都强行做此检查），之后又强行将我俩送进凌源拘留所迫害。强制给我照相，按手印，验血，又将监控器直接对着我俩严密监控。


凌源国保大队长王桂林、陈志，大王杖子派出所所长郭井军妄图利用电脑制造拼凑假图像：说我在乡政府门口挂条幅，构陷我，被我家人识破了，没有得逞，期间，向我家人勒索了四百元左右人民币（称为接见费），又勒索了五千元人民币，我被非法关押了十五天后，逼我在释放书上签字，不签就不放，无奈之下（因为我没犯罪）签了字，才释放我。


事过不几天（我不在家），凌源大王杖子派出所郭井军和大王杖子乡冯杖子大队书记吴信又闯进我家，强迫我丈夫签字说我不炼法轮功了，我丈夫和孩子又一次受到了严重的精神和经济的双重迫害。我儿子因受这些警察迫害刺激，乱摔东西打人，精神受到严重伤害。


二零零二年秋天的一（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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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尚未修炼法轮功的人，但我舅妈常给我们讲法轮功的真实情况，我们明白了法轮大法好，全家做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


2010年10月1日早上6点钟左右，我驾驶着从舅妈家表弟处借来的小客车，载着全家九口人开往普兰店乐甲乡老家给老父过86岁生日。在途中启车下小坡时，车速突然加快，象离弦箭似的冲出去（发动机飞车现象），当时我用尽全身力气刹车、打方向盘，也没刹住车。冲的过程中躲过了好几辆车和人，驶入反向车道，上了道牙石上，把道牙石撞坏了，接连撞倒三棵树，树的直径在15－20厘米。此时四个车轮胎全爆了，车才停下来。马路上的人都惊呆了！当时我家去了两辆车，后面车里人想，这下可完了，赶快去救人吧。等他们上来时，看见车上人都好好的，都感到奇怪。


我赶快打手机给表弟。表弟看了现场，激动地大声说，得亏你车上有法轮大法护身符，是法轮大法保护了你们全家人！当时有很多围观群众，也有交警和警察，他们都感到神奇，都说


“法轮大法太神了！”我们全家


人在这2011年到来之际，向法


轮大法师父叩头拜年，感谢大法


师父救命之恩！◇


 （文／大连居民）





 2011年1月19日    

















2001年1月23日，中共在天安门导演了一出“自焚”假案，栽赃法轮功。在央视播出的自焚画面上，出现了很多明显漏洞。


在2001年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从中央电视台“自焚”录像分析得出结论，“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的。


此报告被列入联合国官方记录。





←央视镜头：被大火烧过的王进东，面部烧坏，棉衣烧烂，但他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易着火的头发也还完整。警察拿着灭火毯摆造型。





退党团队方法(真名、化名、笔名同样有效) ：*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001-702-873-1734  * 退党传真：


 001-201-625-6301 * 退党电邮：tuidang@epochtimes.com * 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张贴在公共场所,以后再上网。








（接上页）天中午，十一点左右，凌源市大王杖子派出所所长鞠文祥和马久春非法闯入我家，他们逼我签字不炼法轮功了，我不签。他们又逼我在纸上任意写了二十九个字，写的是什么记不清了，然后强迫我在字上按黑色的十指手印、掌印。又威胁我：早点秋收，还得送你“学习”（即洗脑迫害）去，然后就走了。


我不想再被他们无理迫害，在我丈夫去接刚入学的孩子的时候，我也被逼无奈离家出走了。


在北京密云看守所遭� HYPERLINK "file:///C:\\mh\\glossary.html" \l "38" \o "指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来，中共为逼迫法轮功学员\“转化\”所采取的名目繁多的残酷手段。其中包括：法轮功床（也叫死人床）；摧残性灌食（用非医用塑料粗管灌浓盐水、辣椒面、大粪等）；形形色色的手铐、脚镣、吊刑；形形色色的棍、棒、鞭打（橡胶棍、狼牙棒、皮鞭、铜丝鞭、钢筋条、荆条等）；竹签、铁钉钉指甲、穿骨、铁钳子拧肉；惩罚性灌食（用粗塑料管灌辣椒水、浓盐水、大粪）；冬天全身浇凉水、脱衣服在室外冷冻，数伏炎夏在太阳下曝晒，火烙；多日不让大小便；地牢、水牢；老虎凳、坐板、蹲小号、坐铁椅子；强奸、轮奸、性虐待女学员；形形色色的电刑、多根高压电棍同时长时间电击（电击口腔、头、面部、胸、乳房、阴部等）、熬鹰、穿针、燕儿飞；倒挂、吊背铐；压床板、火烧炮烙、喂小咬、浇冰水、锥刑、链铐游监、活埋人、电磁震荡、烈日曝晒、开车拖拽、打毒针、灌屎尿、灌迷魂药，劈胯，等等，上百种不止。





部分酷刑演示图请见：





* 明慧汇编：酷刑示意图（专辑1）


* 大连市非法关押场所的酷刑示意图


* 明慧小册子：酷刑示意图（专辑1）


* 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精神酷刑与虐杀（下）


* 楚天血泪（五）


* 从\“劈人\”极刑到\“劈胯\”酷刑


" ��酷刑�


在外流离失所一个月后，二零零二年十月十九日（皇历）我去了北京天安门喊出了自己的心声：“法轮大


法好！还我师父清白！法轮大法是正法！”，被北京警察非法抓捕了，到了派出所，那里关押了好几个不同地区去天安门喊冤的法轮功学员。一直到晚上，我们不想连累家人，不说住址，就将我们强行押上警车被非法关进了北京密云看守所。


看守所警察非法审讯我：问地址姓名，我不吱声，警察就用手打我脸，辱骂我，强行逼我拽着按手印，我不按，警察就用脚用力踢我，踹我，用手打我。第二天，又指使犯人逼我背监规，我不背，因为我不是犯人，那些犯人就强迫我靠墙站着。


看守所警察又指使两个年轻小伙子（犯人）强迫我做“飞机式”蹶着，倒控我，憋的我喘气十分困难，两腿都站不住。一个多小时后，看我实在受不了，那两个犯人也累得直喘坚持不住了，才将我放开。


晚上，警察和犯人又强行将我按倒在早已准备好的大木板子上，双手、双脚斜着叉开，用铁铐子铐上，胸部用带子横着勒住，全身动弹不得。吃喝都是同屋的被非法抓捕的法轮功学员喂我，撒尿是她们用塑料瓢给我接。就这样被整整迫害了一宿。


第二天，我被迫说出了自己住址，密云警察和我居住地大王杖子派出所联系上之后，才将我放开。


接近中午，凌源市大王杖子乡政府的刘浩然、派出所的鞠文祥等五六个人将我双手背在后，戴上手铐，因为我的手表（一百多元钱）还在密云看守所，大王杖子派出所所长鞠文祥不允许我要，强行押上警车返回凌源派出所，由警察李长荣、马久春看着我，非法关押了大半宿。


次日清晨，将我非法关押进凌源市看守所，在那里遭受了多次非法审讯。不允许学法、炼功，不允许家人接见。非法关押了八个月左右，最后以莫须有的罪名，我被非法判刑三年，非法关进了辽宁省沈阳女子监狱一大队二小队继续迫害。


辽宁省沈阳市女子监狱三年冤狱


在当天晚上半夜，犯人王秀兰、刘君、兰桂红、李洪元、尹杰、王洪侠。强行将我推进厕所，当时我穿的是简陋的睡衣，她们把窗户全打开冻我，强迫“转化”我，我不“转化”，她们象疯了一样，对我拳打脚踢，身上多处青紫，我的眼睛被打成了乌眼青，肿得很高。她们还用扫厕所的笤蒂往我嘴里塞。


王秀兰、刘君对我二十四小时随身监控，连一个眼神也不允许与别人交流，更不许说话。强迫我看污蔑我师父及法轮功的电视和书籍，经常强迫我写思想汇报。每天早六点－晚九点劳动，有时加班到半夜十一、二点，做非常繁重的奴役劳动。吃的是硬邦邦的象牛眼睛大的窝头，喝的是臭萝卜汤，白菜汤。无法吃饱，晚上夜深饿极了，只能喝点水。


出狱时，我的体重由一百斤左右降到八十斤左右，在这三年冤狱中，精神和肉体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和煎熬。在狱中，月经两、三个月来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少，直到回家不久，就彻底绝经了，永远也不能再生孩子了，那时我才三十二岁。原来丈夫打算再要一个孩子，这个愿望永远破灭了。因此，我家丈夫经常和我吵闹。


回到家中得知，原本正是孩子上学的时候，也没能上学去，据家人告诉我：因为我炼法轮功被抓了，学校不要他，并且歧视他。我儿子至今一个字也不认识。根据儿童《九年义务教育法》，每个儿童都有受教育的权利，这是对我儿子最大的迫害，给我和家人孩子精神、肉体上造成的一切无理伤害、迫害难以弥补。



































↑央视镜头：根据医学常识，为防细菌感染，大面积烧伤病人要住隔离病房，探视者需穿戴隔离衣帽、手套、鞋套。而央视记者居然直接穿便服近距离采访刘思影，分明是在演戏！





天安门自焚——中共导演的骗局











